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（Freedom of the press）”这样表述：“法律保障所有
公民都具有无需经过事前检查、权威许可或者不
用惧怕遭到报复而进行出版的权利。出版自由必
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，并且要尊重他人的
权利。在时间中，出版自由通常遇到出版工具接
近使用方面的障碍。出版自由通常被认为是政治
民主的关键。”[9]新闻媒体作为第四权，也吁求“自
由”，“新闻自由”的理想被纳入新闻专业主义当
中。
威权时期，数量有限台湾媒体对政治议题谨
言甚微，解严之后，媒体数量剧增，为多元声音的
出现提供了可能，台湾媒体的“言论自由”被提到
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。恰恰是这样的“松绑”让新
闻媒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，多样题材成
为新闻报道内容，题材的无限延伸是台湾媒体的
擅长。但大量缺乏社会价值、只为受众获得即时
情感回馈的煽情新闻出现后，自由的味道就变
了。报道的自由已经成为自由挖掘隐私的自由，
报道各种耸人听闻事件的自由，新闻价值的判断
力不再被强调，“爆料”成为新闻制作的重要手
法。而对公众真正有用的信息却被淹没在“小道
消息”的洪流中，一些新闻事件在经过多家媒体的
报道后，呈现截然对立的“真相”，令公众极为惘
然。可以说没有自律的新闻自由在台湾媒体业界
被滥用了，传媒业界社会责任感的缺失，使之为公
众提供的信息不足以为受众对社会的认知提供参
考，令其判断力受限，因此，公众对社会信息的知
情权并未得到真正满足。
四、结语
“新闻是人们了解世界的窗口”[10]，受众对环
境的认知和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基于新闻媒体提供
的信息，这就要求新闻媒体具有社会责任感。台
湾新闻制作上表现出的“乱象”受制于现实的各种
因素，但如果台湾新闻媒介在新闻价值判断上不
能超脱这些因素的话，将最终丧失社会公信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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